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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教育创新”项目是一个平台，汇聚了中国优秀的教育创新案例，并与国际教育前沿接轨；它旨在展现自下而上教育变革的力量，反思教育的问题，并寻求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中国教育创新案例集中呈现
在中国教育领域的各个角落，正在孕育着一股股创新力量，本书精选出8个中国的教育创新案例，展现出中国教育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对教育变革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孜孜不倦的探索。
内容简介：
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和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教育，需要一场深刻的变革，改变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教育体制和教育价值，实行以人为本的教育，回归到生活的教育，保护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发展学生的个性。
首届“LIFE教育创新峰会”于2015年4月召开，汇聚了众多教育话题和创新案例，本书从中精选出8个案例进行深入探索，全面展现案例相关个人、机构和学校所做出的努力。正是这些零星的新学校、新教育的出现，昭示着中国教育面临的转折，以及一场正在孕育之中、即将席卷全球的教育风暴。
我们相信，教育关乎生命、融于生活、适于终身，教育创新源于社会中每个个体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出点滴改变。
作者简介：
    21世纪教育研究院
是一家以教育公共政策研究、教育创新研究为主的民办非营利性组织，致力于以独立的立场开展教育研究与政策倡导，聚集教育界内外的民间智慧，推动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研究院开展了多项教育研究项目和活动，通过高峰论坛、学术研讨会、讲座、教育沙龙、出版等形式，开展公众讨论，进行教育传播和推广。
卖点：
· 本书在教育创新领域具有前沿性和权威性。
· 书中所收录的诸多中国教育创新案例启发性强。
上架建议：
畅销/教育创新
读者对象：
教育工作者、教育创新研究者、校长、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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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之美，孕育自由人：内蒙古自治区罕台新教育实验小学

访谈：伍松（心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遇见自由：深圳市明德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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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郝冰（天下溪自然学园园长、北京华德福培训中心负责人）
教育创新来自人与人的尊重和关爱：成都市同辉（国际）学校

访谈：李勇 [成都市同辉（国际）学校校长]
精彩书摘：
序   教育创新：花开的声音
杨东平
2015年4月，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行的首届“LIFE教育创新峰会”上，我们集中展示并交流了一批教育创新的优秀案例。本书所呈现的，就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也许它们只是绚丽的几朵花儿、几片花瓣，但它们的色彩和芬芳，传递的却是春天的信息。
这样的认知，似乎与我们的教育现实相距甚远。我们每天面临的，难道不是疲惫的学生和焦虑的家长？打而不倒的应试教育至今不是仍在肆虐作怪？也许，围困和突围、枯朽和新生这两个似乎矛盾却并存的事实，构成了当代教育的真实图景。正是这些零星的、散漫的、自发的、弱小的新学校、新教育的出现，昭示着季候演化和潮流转变的信息。其背后，是一场正在孕育之中的即将席卷全球的教育风暴。
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教育创新的基本使命，是要改变已经完全不适应社会发展、在19世纪形成的被诟病为“教育工厂”的学校教育；是在知识经济和互联网时代，重新定义知识、学习、教育、学校，培养能够创造未来的人才。我经常说，在中国，实现这一目标要更为艰巨和困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三座大山”：不仅要改变19世纪的“教育工厂”，而且要改变延续了1300年历史的科举教育传统，要改变20世纪50年代移植过来的苏联高度集中、计划的教育管理体制。正因如此，在依然坚固的大一统教育体制的边缘，这些“闲花野草”的发芽生长，就格外令人震惊和欣喜。
仅就本书所展示的这几个案例而言，正在发生的教育创新的丰富性、多样性也颇为可观。地处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的罕台新教育实验小学，秉持新教育实验的理念，以阅读为主干重构课程和教育，探索“全人课程”，缔造“完美教室”，使晨诵、午读、暮省成为校园的独特风景和师生共同的生活方式；已在国内外创办了10所学校的百年职校，秉持着“教育照亮人生，技能立足社会”的理念，以企业家的经验办学，真实地改变了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命运；青海的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致力于将传习藏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学校教育相结合，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民族化的特色教育；具有百年历史、来自德国的华德福教育，从成都进入中国，已经在各地生长、开放。华德福教育是一种按照儿童身心发展规律、重视真善美结合和身心统一的全人教育，在国家化、科学化的主流教育之外，开辟了新的生长方向；成都市作为教育创新最为活跃的地区，同辉（国际）学校融合特殊教育和普通教育，融合了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儿童的教育，形成培养“野性而高贵的人”的育人目标，实行“自然、自主、自信、自强、自由” 以及“有料、有节、有趣、有种、有爱”的教育；北京的日日新学堂是一所家长自助创办的学校，探索融合西方的理性精神和东方的感悟式智慧的“真教育”，形成了独特的学校文化和教育品质；泉源高中实验班则致力于构造互联网时代的现代学校教育，基于“中央厨房”式的后台，提供大规模教育下定制化、个性化的教学；深圳的明德实验学校是办学体制创新的典范，由腾讯基金会与地方政府合作，建立全新的管理体制和治理方式，奠定了教育家办学的制度环境。
这些不同体制、不同类型学校基于不同理念和文化资源所做的教育创新，虽然有着不同的操作路径，但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教育实际，具有可复制可推广的普适性。这一事实，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充斥在我们生活中的无力感和倦怠感？在同样的体制制度和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中，他们做出了不同凡响的业绩。令人感慨和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这样的创新为什么会发生在那里？教育变革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其实，答案是简单而清晰的：每一所案例学校背后，都有一个富有教育理想、变革勇气和高度智慧的教育家。古往今来，所有的教育进步都来自教育家和教育家精神。这是今天在中国特别珍稀、因而特别需要珍惜和弘扬的资源。21世纪教育研究院有两个口号：“学在民间”和“教育因你而改变”，强调的就是这种自下而上、自主自发、基于每一个人的主动性的草根力量。 
虽然本书介绍的是学校创新的案例，但教育创新的领域并不止于学校。在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时代，教育的场域正在迅速扩大，“学校在窗外”已经成为一个共识。就学校教育而言，从教学走向教育是一种创新；打通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的关系，走向社会化学习、个性化学习，将是一种更为深入的创新。因而，在学校教育之外，我们也在关注生活教育、社区教育、家庭教育、在家上学、多元文化教育等等，关注理念和价值创新、体制和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相信在勇于创新的教育家的鼓舞和感召下，会有更多的志士仁人加入这一行列，从而实现为生活重塑教育、进入学习化社会的理想。
                                                      2016年9月10日
正文节选１  邂逅：一场纯美的教育盛事
多年以后，说起教育改革，程红兵依然会回想起猎头公司给他打来电话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对方称，深圳福田区教育局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合作筹办一所明德实验学校，以百万年薪招聘校长，问他是否有兴趣。
“忙着呢，没兴趣。”时任上海浦东教育局副局长的程红兵本能地这样反应道。也难怪，作为一名几乎天天开会、常常讲话的副局长，朝九晚六的行政管理工作已足以让他应接不暇、分身乏术。
但他的确怀念从前站在讲台、守望学生的美好日子。1994年，程红兵离开江西上饶一中，来到上海建平中学任教语文，一干就是16年。16年里，他践行着“以人为本”的关注生命成长的教学行为。建平中学多年来始终位列上海基础教育办学质量的“第一方阵”，可以说，这份荣耀与程红兵的智慧和勤勉是分不开的。他先后担任了校长助理、党总支副书记、常务副校长、校长、党总支书记等职，到2010年8月，开始任职上海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两年后又兼任浦东新区教育党工委委员、教育局副局长。
尽管“教而优则仕”，拥有教育学博士学位的程红兵却始终自称为“一介书生”。多年来，他笔耕不辍，在数十家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既是特级教师，也是特级校长。
猎头公司被拒之后并未就此放弃，反而拿出了更诚恳的态度和更实际的行动来试图说服程红兵，不断向他娓娓道来为什么明德实验学校值得每一位具有梦想情怀和诗性气质的教育家放手一搏。再后来，福田区教育局局长和腾讯基金会相关负责人也亲自出面，三顾茅庐般地与他畅谈关于明德实验学校改革的美好蓝图。
明德实验学校的确不同于普通的公立学校。这是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腾讯基金会）合作举办的一所12年一贯制公立非公办的改革实验学校。福田区政府与腾讯基金会双方签订《合作办学框架协议》。根据协议精神，政府将学校委托给明德基金会（即“明德实验教育基金会”）承办。明德基金会是在深圳市民政局注册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也是福田区和腾讯基金会合作的办学平台，获得来自腾讯基金会捐赠的5000万元以及政府匹配的5000万元教改资金，担负着具体推动实现教改目标的重任。明德基金会建立了学校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董会和福田区教育局共同组成遴选委员会，面向全球公开招聘有成功教育经验的校长，实行专家治校、民主管理。这种校长负责制涉及放权，即福田区政府下放管理权给明德基金会，明德基金会将学校的办学权委托给学校董事会；也涉及赋权，即董事会将权力赋予以校长为首的管理团队；还涉及用权，即校长领导团队全面管理学校，负责明德实验学校的发展和运行。
多方接触下来，程红兵开始动摇了。恰如对方所言：“一个空壳子的校区需要您用思想去盛装。”是啊，深圳以自我发展谱写了一曲活力创新的篇章，要是在这块土地上尽情挥洒汗水，一展教育情怀，书写一个崭新丰满的梦想，倒也不失为人生一大乐事。尽管已知天命，但人生难得几回搏，何不接受挑战，彻底投入地干一番沉醉其中的事业？
后来，就像媒体所报道的那样：“2013年9月，深圳福田区香蜜湖路3010号，程红兵从刚刚装好的蓝色校名旁走入校园，石榴花静静地开放，雨淅淅沥沥地酝酿着一场改革气象——深圳明德实验学校迎来了自己的创校校长。”
对腾讯基金会来说，捐资助校，明德也并非首例。
2006年，腾讯领导团队筹划成立慈善基金会，决定每年拿出利润的一定比例，不低于2000万的资金用于公益事业。此后一年，腾讯基金会专门成立了筹备小组来深入调研和访谈基金会的资助方向。由于腾讯的主要客户群体为青少年，公司决定将捐赠资金重点用于青少年教育发展领域。
第二年6月，腾讯基金会正式在民政部注册成立。很快，在教育领域，腾讯基金会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简称儿基会）展开合作，在全国捐建了一批关注女童受教育权利的春蕾学校。不久，又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简称青基会）合作，捐建希望工程学校。
随着近30来所春蕾和希望学校的捐赠，一年后，腾讯基金会在评估捐赠的项目效益时，发现这种零星播撒的捐赠一方面难于监督管理，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互动交流活动的深入开展。之后，腾讯基金会于是启动“筑梦新乡村”项目，承诺在不少于5年的时间内，以不低于5000万的基金定点在云南、贵州的两县一州持续开展以发展教育、保护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公益项目。他们曾与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合作，在云贵地区建立了数百所“梦想空间”；也曾在贵州捐建职业技术学院，在迪庆藏区参与援建“拆点并校”的尼西完小。
在开展上述公益项目的过程中，腾讯公益人发现，尽管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硬件环境（如教室、校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真正影响孩子成长的软件内核却始终鲜受关注。腾讯基金会逐渐有了一些推动西部教育变革的想法，但往往应者寥寥。如何能够推进教育改革，落实素质教育，创办一所满意的学校？正在踌躇之际，在时任福田区委书记的刘庆生推动下，副区长苗宁礼协同时任教育局长等人，一起与腾讯基金会进行了接洽和交流。福田区政府希望能通过一所学校来进行彻底的改革，希望腾讯基金会能够参与其中推动这项教育改革。
不久，双方组成了项目小组，经过反复的沟通、交流和碰撞，一年后，深圳明德实验学校终于诞生了。
正文节选2  心系家乡教育，牧民的孩子成为校长
1965年，吉美坚赞出生在果洛州玛沁县大武镇的一个普通牧民家庭。他从小聪明伶俐，勤奋好学，贫寒的家境让他的求学之路充满了艰辛，对知识的渴望激励他在求学的路上孜孜不倦。1980年，他以优秀成绩考入青海民族学院预科，并一直名列前茅。1983年从青海民族学院毕业后，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出家为僧。
回顾藏族历史，佛教寺院一直是藏区文化和教育中心，历来培养了众多高僧大德及学者、诗人、画家等各类人才，推动着藏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千百年间，藏传佛教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极具本民族特色的完整寺院教育体制，寺院相当于藏族传统社会中的小学、中学、大学和研究生院，有着严格的考试制度和健全的学位制度。课程设置不仅包括藏传佛教显宗、密宗等佛学经典哲理，还包括医药、绘画、雕塑、戏剧、天文历算、印经等传统文化技艺。 

吉美坚赞先后在青海果洛州拉加寺、甘肃拉卜楞寺佛学院拜师求教，1986年考入青海省佛学院，1989年毕业后又考入坐落于北京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继续深造。这期间，他跟随众多名师学者系统地学习了藏传佛教诸多重要经典，在佛学理论和藏族传统文化知识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0年毕业时，他谢绝了高级佛学院和北京民族出版社的留请，毅然回到果洛州拉加寺，回报生养自己的那片土地。
青海果洛州地处青藏高原腹地，黄河源头，地势险峻，以畜牧业为基础产业，居民以藏民族为主体。长期以来因自然条件恶劣，资源缺乏，发展的制约因素多，经济基础薄弱，属于西部贫穷落后地区。 再加上藏族人民居住地区偏远、人员居住分散等诸多因素，教育发展严重滞后。虽然掌握文化知识的喇嘛学者达到一定数目，但文盲、半文盲的群众更多。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在教育方面给予了很大的投入与扶持，但是仍然有大量孩子因为贫困、路途遥远等原因而无法入学。
吉美坚赞内心里深知文化教育、民众素质不断提高对于民族振兴的重要性，他亲身体会过大山深处的藏族孩子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校园的向往。回到家乡后，他首先在自己寺院的宿舍里办起了藏族传统文化培训班。第一期因条件有限只招收了40多人，学员大多是当地青少年。由于成效显著，之后的2年内学员数目不断增长，教室也从宿舍换成了寺院的大院子。当院子也开始显得狭小时，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自己创办一所学校，帮助更多的青少年实现求学的梦想。
他拿出自己的全部存款3000元，说服家人抵押了家里的牦牛，拿到8万元贷款，又通过借款和个人募捐等多种渠道，筹得13万元作为建校的启动资金。1994年8月15日，果洛州政府批准了建立吉美坚赞福利学校的申请，这是青海省第一所民办学校，实施高中学历教育。学校优先招收当地孤儿、失学和超龄的贫困青少年，一律不收任何学杂费。在当地牧民和僧人的帮助下，他们自己动手建起了第一批校舍，校址就定在拉加寺捐赠的土地上。为了尊重教众意愿和寺规，学校不招收女生。
学校成立之初，吉美坚赞校长就远赴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的拉卜楞寺聘请教师。拉卜楞寺保留有全国最好的藏传佛教教学体系，被誉为“世界藏学府”。班字尔•慈智加措和东•永丹嘉措两位高僧欣然接受了邀请。3位有着共同梦想的僧人开始了他们的办学之路。
慈智加措出生于1965年，是甘肃省甘南州人，少年时和吉美坚赞一样经历了艰辛的求学过程。在距离家乡十几公里的合作市读完初中后出家为僧，进入拉卜楞寺闻思学院学习。慈智加措于此跟随著名藏族学者完整学习了佛教经典论著，获得了“格西” 学位。
1985年，慈智加措考入甘肃省佛学院，毕业后于1992年进入中国高级佛学院深造。这期间他已经分别用藏语和汉语发表了多篇佛学论文，广受注目。吉美坚赞特别来邀请他去学校执教，接到邀请后，他放弃了继续深造和在名寺担任重要管理、教学职务的机会，自此在学校担任教务主管并承担繁重的授课任务，积劳成疾却坚持不懈，直到2011年因病情加重才被迫休养。这期间，他还多次婉言谢绝了担任西北民族大学特邀教授的邀请，直到病休后才抽出时间去各地做短期授课。
永丹嘉措1974年出生于四川省阿坝州，小学毕业后到各莫寺进行学习，掌握了本寺续部学院所规定的知识，先后跟随多位高僧学习藏族天文学、声明学、因明学与诗学，之后到拉卜楞寺继续深造，跟随慈智加措学习。收到校长的邀请时，年仅21岁的他尽管有很强的继续求学的愿望，但为了振兴民族教育，毅然放弃了继续求学的机会，与老师慈智加措一起，就此在拉加镇扎下了根。
二十年如一日地忙于教学之余，永丹嘉措出版了十几本各类文学著作，在报刊杂志发表了1000多篇论文、散文和诗歌。每个假期，他还不辞劳累地去藏区各地寺院、大学讲学，举办侧重教师素质与教学方式的教师培训班，做关于教育问题与道德问题的公共演讲。
吉美坚赞、慈智加措和永丹嘉措，被称为学校的“三架马车”。他们坚信传道授业是最好的布施，办教育也是僧人的修行，芸芸众生的福祉才是修行的最高追求。这之后，有更多德才兼备的老师加入了学校的教师队伍，还有国际、国内志愿者受到感召来做义工。学校开办的第一年只有6位老师86名学生。22年后，已经有教职工55名，总共有1271名学生从这里毕业。其中20人留校任教或从事管理工作，4人在自己家乡自行创办了学校。
吉美坚赞学校就像是一颗茁壮成长的大树，开花结果，将教育的种子不断传播到藏区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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